
2009年 6月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第 26卷第 3期

Jun. 2009 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126　NO. 3

doi: 10. 3969 / j. issn. 167220598. 2009. 03. 22

守望家园 :从文化复归到诗歌复兴
———文化诗学视阈里的当代大凉山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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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剑秋

(西南民族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 ]大凉山诗群将守望人类精神家园作为诗歌理想 ,以民族文化与人类意识作为诗歌

生命的灵魂 ,由此构筑起他们诗歌独特的诗学品格———卓异、崇高的诗性 ,多元、深刻的精神文

化维度 ,真实、强烈的诗情和醇美、悠长的诗味。他们以复归文化的姿态跋涉在诗歌复兴的道

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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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市场经济迫使高雅文学边缘化后 ,写诗者比
读诗者多 ,诗歌流派层出不穷 ,但除了有几次争夺
话语权的嘴仗外 ,众声喧哗并没给枯寂诗坛带来春
色 ,“诗人死了”、“诗歌死了”似乎成为当代诗歌的
宿命。诗歌被迫潜隐“地下”民间 ,被当代文学研
究挤出学术场 ,以致文坛时有“新诗精神重建”[ 1 ]、
“诗歌复兴”[ 2 ]的焦灼和渴望。而地处边地的大凉
山诗群 ,坚持他们的诗歌信仰 ,在颓圮的诗歌园地
虔诚耕耘 ,试图以回归文化的姿态于死地而后生。
尽管作为边缘群体他们被主流话语漠视 ,其创作也
偏离了泛文化时代大众狂欢的轨道 ,但是 ,民族文
化赋予他们诗歌美学的强悍生命力和多元色彩 ,让
荒凉的诗坛响起幽谷足音———或许它昭示着诗歌
复兴的信号。
大凉山诗歌出自一个有鲜明民族地域文化色
彩和诗歌流派色彩的创作群体———大凉山诗群 ,主
要由新时期以后登上诗坛 ,籍出大凉山地区的中青
年彝族诗人组成 ,有的成果早熟 ,更多诗人的风采
显于上世纪 80年代后期至 90年代 ,目前已成一个
成果丰卓的庞大诗群。其诗歌集体性地显示出民
族文化的底蕴和美学色调 ,所承载的民族文化内
涵、担负的人类道义、张扬的诗歌精神与理想、体现
的诗歌品格与价值 ,与那些要“卸掉诗歌众多的承
载、担负、所指、教益 ,让她变成完全凭直感的、有弹
性的、随意的、轻盈的东西”[ 3 ]的大白话诗或“口语
诗”、“废话诗”、“下半身写作”、“裸诗”之类有着
天壤之别。既彰显出诗歌灵魂的精神诉求 ,又展示

着诗艺创新的风姿 ;既有对民族传统的继承审视 ,

又焕发着文化新质带来的生命活力。在文化诗学
的视阈中 ,这些诗具有真正社会审美文化意义上的
优秀诗歌的必要素质———深刻的精神内蕴、丰富的
人文维度、突出的民族品质、健康的诗情抒发和鲜
明的诗艺追求。不可否认 ,大凉山诗歌正以文化复
归的努力为诗歌生命招魂 ,因此而催生了其诗歌卓
异的文化诗学品质。如此品质的诗歌理应为当代
诗坛瞩目。
诗歌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产物 ,也是人类社会审
美文化现象。它来自人类天性中对真、善、美的需
求与同理期待 ,体现着人类的人文关怀精神和诗意
的追求 ,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人类在文明创造
中追求“诗意的栖居”,“诗意”指向人类的精神家
园 ,要求诗歌创造的是深度精神文化 ,人类缺失深
度精神文化就无法实现“诗意的栖居 ”。所以 ,诗
歌理应承载丰富的文化元素 ,蕴涵感动、熏陶、引
导、鼓励人类向上、向善、向真的品质 ,并借助艺术
手段实现其精神文化价值。朦胧诗以后众多诗人
或自命为诗人的人写的诗、印的诗集之多恐怕前所
未有 ,“废话诗”、“口语诗 ”、“下半身写作 ”、“裸
诗”以及煞费苦心追新求异而致晦涩、怪异的先锋
诗之类尘嚣甚上 ,不仅未能救赎诗歌 ,反致诗歌生
命衰竭 ,何也 ? 盖因诗歌精神价值的消减———缺失
诗性品格、缺少体现诗歌价值的文化精神 ,无法感
动、鼓励、熏陶、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 ,去实现人
类精神世界的升华 ,无法让我们“诗意的栖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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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凉山诗歌则不然 ,其长盛不衰的生命活力来自
于独特优秀的诗学品格。

一、深厚的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精神构
成的卓异、崇高的诗性品质
人文关怀是诗性构成的主体 ,是人类终极关怀
与现实关怀意识的集合。追问生命的意义是人类
存在的精神基础与终极价值 ,也是诗歌终极关怀的
基本内容。“终极关怀所指向的全都是关于人的
生存的根本问题 ,如人的自我认识 (我是谁 ? 我从
那里来 ,又到那里去 )问题 ,人的处境 (人与人、人
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问题 ,人生价值、人生意
义及人的根本困境等等问题。”[ 4 ]终极关怀在哲学
层面上体现着人类发展的形而上思考 ,是人类精神
提升的通道 ,它使人类精神不断升华、不断净化 ,使
人的精神境界走向崇高、广博。现实关怀则在社会
学层面上体现着文化的濡染、教化作用 ,它使人类
趋美、趋善 ,使人类品性进步、完美。终极关怀与现
实关怀共同构建起文学的品质与价值 ,成为文学精
神的灵魂。没有灵魂的文学就是苍白的、孱弱的。
大凉山诗歌正是在开拓诗歌灵魂的意义上坚守他
们的诗歌理想 ,将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的精神贯注
其间。诗中积蕴着诗人对生命终极的叩问 ,对人类
生存的思考———“我写诗 ,是因为我很早就意识到
死亡”,“我写诗 ,是因为我们在探索生命的意义”,
“我写诗 ,是因为人类居住在这个不断发生着变化
的大地上 ,人类面对万物和自身时时刻刻都在寻找
其本质和规律”。[ 5 ]于是 ,吉狄马加在厚重的沉思
中看到一个族群生存处境的悲壮与孤独“我看见
一个孩子站在山冈上 /双手拿着被剪断的脐带 /充
满了忧伤”;倮伍拉且透视着“白云拉不走它 /太阳
带不走它 /它永远盘旋”(《盘旋的鹰》)的一个民族
坚韧的魂魄 ,发现人类生生不息的真谛 ;发星将乡
土家园和精神家园同化在一片澄明空灵的世界 :

“少女 /水果 鲜嫩的手指 /这些使人心跳的字眼重
新回到自然之地 /接受沐浴 接受光线的柔和 /接受
诗意的表白与牵引”(《梦幻》) ,精神守候的坚定与
自然巡礼的欢跃同时流淌于诗人笔端“我的那些
诗句 那些从彝女红扑的脸颊间 /扑来的山花梦忆 /

在一条条山道上站立成静穆的林子 /我忽然明白 /

在有新鲜空气不断袭扰的山谷 /心灵的月光总是皎
洁”(发星《从我笔尖走过的彝人》)。如果说他们
的终极关怀在于对生命意识的开掘与生存处境的
关注 ,更多文化思索的沉重 ,那么 ,其现实关怀则建
立在对人类现代处境的解析与未来命运的关注上 ,

更多情感意绪的沉痛。阿库乌雾以学者的理性和
诗人的感性解剖大工业社会人类的生存危机 ,探索
民族文化的命运 :在“日历簿上开满月季花”的繁
荣盛景遮蔽下 ,文化患了“贫血症”,“工业以各种

固体、液体和气体 /的方式 充当着 /畸形或非畸形
的城市催生素”(《倒影》) ;牧莎·斯加有感于人类
精神失缺而手足无措的现实 ,吟唱起痛失人类之善
的哀歌 :“眼睁睁地望着 /仁善的雨露 /从我们中
间 /消失。⋯⋯英雄与美丽的光环 /总是镀满挽歌
泪花”(《毕摩子额莫的命运》)。这类人文关怀意
识是他们文化诗学的基本诉求 ,反叛了当今一切浅
薄、庸俗、丑恶、反文化、伪文化的诗学旨趣 ,无疑给
诗坛扬起了人类精神的理性旗帜。

二、多元、深度的精神文化维度所形成
的诗歌丰厚意蕴
诗歌不同于“顺口溜”或“流水账”,在于它具
有丰富深厚的精神文化蕴涵。诗人以高度集中与
概括的艺术手法将人类创造文化的体验、情感、行
为浓缩 ,提炼并形象化 ,形成人类精神产物。其集
中与概括的终极是反映人类的深度精神文化 ,体现
诗歌所承载的精神价值的构成。优秀诗歌高度集
中与概括了人类文化创造的最高精神成果 ,最能体
现文化升华到文明的精神积累 ,体现人类生存、文
化发展的积极意义。古往今来 ,众多杰出诗人追求
的诗歌理想莫不是将这种精神积累和意义不断延
伸、不断丰富。诗歌生命只有建立在深刻的精神文
化向度上才会永驻不衰 ,多元化的精神文化向度才
能带来诗歌园地的斑斓多彩。而构成诗歌的深度
精神文化 ,“一定要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度介入”,
“应该是本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世界的优秀
文化交融的产物”[ 6 ]。不同优秀文化的不断交融、
深入、演化 ,升华为人类性的精神文化 ,成为人类社
会由蒙昧进入文明 ,由鄙陋走向先进的精神动力。
大凉山诗群正是积极努力地推进诗歌内涵的
精神文化维度 ,在关注民族文化的传统与现实 ,在
诗性精神的提升与文化精神层的深度开掘上不遗
余力。他们以连绵不绝的文化景象 ,文化创造的深
刻体验和对人类生存思考的智慧 ,不断延续、丰富
人类文化的精神积累与文化进步的意义。其诗意
在多维文化空间显得无比饱满、绚烂。他们以深沉
的眼光巡检民族文化历程 ,透视丰富的民族文化深
层积淀 :民族历史、道德价值、信仰崇拜、语言范式、
族源亲情、地域风物等等都呈现于诗作 ,过去的创
造 ,现在的审视带着精神世界的穿透力给人以震
撼、感动。当我们被粗鄙的伪文化包围 ,任意撕扯
宰割历经千百年精神洗礼的文化镜像时 ,大凉山诗
歌让我们在震撼与感动中看到人类由蒙昧走向文
明的路径 ,看到了民族文化生成的根脉 :“一个喜
欢弓箭的汉子 /不再迷恋狩猎的王国 /跟着太阳寻
找光明 /跟着火焰寻找温暖”(马德清《属于彝人的
道路》) ;“额头上写满历险的日记 ⋯⋯ /头颅上有
远古洪荒时期群山的幻影 /他褐色的胸脯是充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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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性和爱情的平原 ”(吉狄马加《最后的召唤》) ;

“在巴国的许多山顶上学习历法 /推算天文 /交流
神经 /把华夏祖先羌戎的血脉在汉字的最初构想中
留下印痕”(发星《思念巴国》)。他们在回视历史
中寻找文化之根生长的家园、民族灵魂形成的渊
源 :神话、史诗、毕摩、英雄、经书、咒语、耕作、狩猎、
火塘、族亲⋯⋯这些文化积累构架了民族精神的基
础 ,传递着保持民族文化鲜活生命的基因信号———
在不断迁徙中经历艰辛和磨难的坚韧勇敢 ;在险恶
环境下顽强生存的粗犷、强悍 ;在狩猎与耕作中创
造文化的辉煌 ;在世代延续的传统中守望亲情、守
望民族魂魄的执著。在他们诗歌张扬的精神旗帜
上 ,写着许多富有人类性、永久性的文化价值符
号———热爱自然、热爱美和生活 ;崇敬英雄阿格鲁
支和睿智、英勇的祖先 ;赞赏勇猛、强悍、善良、勤
劳、宽厚、仁爱 ;珍视生命、重视友情 ;对人类一切有
价值的物质与精神的虔诚、感恩。这些人类的精神
财富铺架起文化从蒙昧进化到文明的台阶 ,表达出
人类普适性的真、善、美意识 ,是深度精神文化的集
中与概括。而且他们的诗歌表达的文化符号频频
闪烁着民族文化变迁后的新质———阿库乌雾忧患
于现代文化的嬗变 ,“割据嶙峋的山脉是你们立体
的耻辱 /屠杀牛羊 屠杀草木 /写成丘壑起伏的故
事 /于是 你们失去天堂 /同时失去地狱 ”(《岁
月》) ,他将艾略特的“荒原”意识嫁接到边缘民族
的思想里 ,昭示着一个民族对人类未来承担的道义
和对人类文化走向的思索 ;吉狄兆林从家乡的自然
万物获得人类之爱的博大真谛 ,同时将博爱植入自
然万象 ,以致“我深深地相信 /空气稀薄的高地上
这些石头 /是一些有情有意的家伙 /我甚至相信它
们都有一双单眼皮的固执的小眼睛 (像我一样 ) /

最适合用来表达爱 ”(《人间的幸福———一些石
头》)。他们对家园、自然的书写浇注了深度的精
神旨意 ,使得单纯的诗句凝固了丰厚的意绪。大凉
山诗群还以现代理性精神直面社会的发展 ,在时代
大背景下贯穿起对文化终极的思考 ,其现代性的发
散思维素质超越了传统文化的视界和规囿。阿苏
越尔欣喜于“彝语、汉语和英语 /在从马洪觉村回
来的路上集体生长”其开放的胸怀与视野提示了民
族文化走向现代社会的积极取向 ;诗人渴盼民族文
化开放与更新的杂交优势“春天 迎接剪刀 /创口中
有嫁接的喜悦 ,这 /是初步认识 /良种从中脱颖而
出。”(胡应鹏《对现代嫁接的一种新认识》) ,知道走
不出大凉山就“永远不如一条河有远大的前程”(龚
茂君《凉山彝人》) ,这种开放意识是现代社会彝族
诗人文化进取姿态的华丽亮相 ,是民族精神在现代
化过程中不断提升的写照。他们的诗歌有如此丰厚
美丽的文化内蕴 ,才构成其诗学品质的深厚博大 ,崇
高庄严。

三、民族文化浇灌的饱满、真实、强烈的
诗情
“诗者 ,吟咏情性也”, [ 7 ]诗歌之美构成的重要
元素是诗歌抒发的情感 ,以情感人是实现诗歌价值
的重要手段 ,“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
露”, [ 8 ]即使最直白浅显的口语化诗歌 ,如“床前明
月光”之类也能给人特定的情绪感染。当下人们
得出“诗歌死了”、“诗人死了”的诗值判断 ,大多缘
于不满当今诗歌写情现状———真情缺失、个体情感
褊狭难与读者共鸣 ,先锋手段拙涩导致情感抒写隐
晦不畅等等 ,这一切致使诗歌难免缺乏感动、感染、
感召人的活泼的生命力。徐志摩曾说自己的诗是
从性灵里逃出来、血液里流出来、生命里震荡出来
的 ,大凉山诗歌亦如此 ,是真实、强烈的性情之歌、
生命之歌 ,其诗性往往是在激荡的诗情中实现。
大凉山诗歌的诗情摇曳于自己民族文化的魂
魄里 ,蓄满了民族性的文化生命———民族精神、民
族性格、民族传统、民族地域风物⋯⋯其诗情或散
发着史诗般宏大悠远的气息 ,或带着民族神话原型
的生命体认 ,或是自己民族性格的沉重书写 ,或为
历史传统的深情寻觅 ,或有地域万象的热烈赞美 ,

或交织着对家园、族亲的缕缕衷情。倮伍拉且情思
缭绕在祖先《湖兰色的森林》,在那片文化之林中 ,

诗人找到了灵魂的归宿 ;马惹拉哈伤感于民族《最
后的山脉》所面临的文化裂变 ,痛苦地看到“一片
死亡的废墟上”,“平原”最终取代了“最后高傲的
山脉”;阿库乌雾在《巫唱》和《咒语》中苦苦地寻找
那枚民族灵魂《最后的火种》,渴望在文化困境中
获得生命的突围 ;马德清把文化冲突的幽思用忧郁
和悲壮编织起一道《凉山风景线 》,“向天下人诉
说 /一个古老部落的消失 /一个古老民族的希望”;
发星将“泪水掬进深深的悲恸”,用《苍凉的歌谣》
与死者作灵与灵的对话 ;倮伍沐嘎听见“从远方的
门缝深处传来”《回家》的招魂声 ,在感动和忧伤里
失魂落魄 ,“茫然失措”;阿苏越尔、马惹拉哈、阿黑
约夫们则沉醉在他们生活的高山峻岭轻盈飘洒的
“雪”中 ,倾诉着“从此灵息相闻 ,彼此祝福”的默默
深情 (《听人说古红木地又下了场大雪》) ,骄傲于
“我们是雪的后代 /我们如冬之冰凌遍体明洁 ”

(《第一场红雪》) ,怀想那“心情随日月星辰的融合
而融合”的“雪”如何“把真实的感情 /深深地烙在
大山的凝重之中 ”(《雪人 》) ,显然诗情已将“雪 ”
化为民族品格的缩影 ,化为诗人个体情感的方舟。
岩羊的孤独、土地的忧郁、乡土的依恋、友情的深厚
⋯⋯总之 ,民族历史、故土家园、神灵传说、族源亲
情、自然万物都是他们诗意环绕的轴心、诗情喷发
的山口、意象采撷的园地。在民族文化土壤中孕育
的情感是深刻的、强烈的 ;在民族心理性格催生下
的情感是沉郁的、庄严的 ;在民族文化生态里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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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是醇美的、酽浓的。他们抒发的情感演绎着
彝人独特的民族气质———忧郁、深沉、内向、强悍、
善良、炽热 ,借助诗情 ,诗人传递着自己对民族文化
精神与文化价值的追想和肯定。情感内蕴的民族
性不断发酵、张大 ,延展成一种博大深广的人类性
情感 ,唤起人们对人性真理的认同和人类情感的共
鸣。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正是这个道理。

四、多元文化交汇酿制的醇酽、悠长的
诗味
“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 ,还必须有魅
力 ,必须能按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 9 ]诗味
是优秀诗人艺术追求的目标 ,是诗歌艺术魅力的具
体表现 ,品鉴诗歌“使味之者无极 ,闻之者动心 ,是
诗之至也。”[ 10 ]显然 ,大凉山诗歌的艺术灵魂是极
富诗味的。在大凉山乡村集会处笔者曾目睹人们
如痴如醉地与诗人同吟大凉山诗歌 ;阿库乌雾在高
校大礼堂、在乡村的集会上朗诵自己的诗歌时引来
众人的同声回应 ;高校众多学子仿习大凉山诗歌 ,

将其列入毕业论文研究课题⋯⋯大凉山诗歌以其
独特的文化艺术魅力让人们沉迷在那醇酽、悠长的
诗味里。其诗歌艺术融合了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化的美学元素 ,调动起纷繁多样的艺术表现手
段 ,为诗歌魅力酿制出各种意味、情味、韵味、风味
⋯⋯他们或者继承民族诗歌传统 ,以克智、尔比尔
吉似的短促精练的诗句书写生活哲理 ,描绘地域景
象 ,类似“鼻子里的鼻子 /嘴巴里的嘴巴 /梳理空气
和水 /不需要鳃 /不需要翅膀”(倮伍拉且《灵》)这
样精短的诗句 ,其中的深蕴哪能轻易悟透 ;或者开
发民族诗歌智慧 ,用想象、比喻、夸张、象征抒发性
情、歌唱人性 ,即使醉倒于酒 ,而酒的含意“是一片
广阔的土地”,被醉倒的是荞麦地里的歌谣和女人
“那非常可爱的身影”(霁虹《为一杯酒歌唱》) ;巴
莫曲布嫫踏歌而咏民族《图案的原始》纹意 ,起伏
婉转的旋律“仿佛一条河流”,载着民族的历史、灵
魂、生命 ;石万聪唱着古老的《〈女儿〉之歌》为“出
嫁”的大凉山“阿姐 ”送行 ,悠扬的歌声画出一个
“恒久的意境”;吉狄马加给诗歌插上现代主义翅
膀 ,像艾青那样唱着“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 ”

(《土地》) ;阿库乌雾的诗嵌入传统与现代、母语与
汉语、乡土与世界、理性与情怀 ,借助西学质素激活
沉潜于记忆的文化基因 ,融现代诗艺创新民族文化
符号的诗意美 ,韵味无穷 ;吉木狼格则用简洁明快
的汉语口语在“非非主义 ”诗歌阵营探询文化归
宿 ,隐喻的铺排下有“是”与“非”、传统与现实的思
考 ,有毕摩的智慧、老庄的玄思 ,意味深长。品味大
凉山诗歌 ,会让人陶醉在一种由中外文化、古今文
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交汇形成的诗歌氛围 ,感受
到由悠远、庄重、淳朴、深沉、忧郁、清新、明快、炽
热、粗犷、豪放、幽默等多种审美效应组成的醇厚、
悠长的诗味。
综上所述 ,大凉山诗群将守望人类的精神家园
作为自己的诗歌信仰和创作目标 ,以文化复归的姿
态开辟诗歌复兴之路。他们把民族文化、人类意识
作为诗歌灵魂 ,用卓异的诗性、丰富的诗意、强烈的
诗情以及醇厚的诗味构筑起诗歌独特的、优异的诗
学品质 ,为寂寞的诗坛奏响了诗歌复兴的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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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ing wa tch on sp ir itua l hom eland : from culture return to the poetry rev iva l
———The current Daliang Mountain Poem s in the sight of cultural poetics

J IA J ian2qiu
( College of L itera ture, Southwest U niversity for N ationalities, S ichuan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p resentation and interp retation of DaliangMountain Poem s’effort to p reserve the poetry revival in the
culture2returning attitud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poetic ideal of keep ing the sp iritual homeland for human beings; the po2
etic souls based on ethnic culture and human consciousness; the unique poetic characteristics involving the extraordinary and lofty
nature; the p rofound and diverse dimensions of sp iritual culture; the real and intense sentiments and the mellow and long2lasting
tastes.

Keywords: homeland; culture return; poetry revival; Daliang Mountain Poe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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